
『等到我們都回到現世，等到一切結束，那時候，你想要做什麼？』 

『你傻了嗎？在那裡我們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那麼我會等待，一直、一直等著，直到與你重逢。』 

  

他走過太長太長的時間。 

身上的敷料剝落了又被補上，接著剝落、再接著被補上，從一開始的驚訝無措到能夠淡然地自行修補，時

間過得太久，回首卻又覺得僅像曇花一現。他記得自己以現今的名初初誕生於世時的那些打在他身上的刺目

鎂光燈與一束束聚焦於自己的舞台燈光，他同樣由難以適應走到了如魚得水。 

可他不記得過程了，興許是某天突然不再懼怕那些光芒、又也許只是慢慢地那些光輝染上了他的身軀，直

到最終他才發覺自己早有一部分是屬於那些光亮的。 

例如那些光影撩亂的華麗魔術、漫天飛舞的撲克紙牌，例如人們在他鞠躬下台時送上的如雷掌聲，又例如

偶爾在布幕落下時浮上心頭的小小喜悅。他走上至高點，以人偶之姿，接受眾人期盼而喜悅的目光。 

然後不知不覺地，他走向毀滅。 

人偶魔術師的軀體即使時間流逝緩慢得近乎於靜止但仍是在流逝著的，甚至於就某方面來說比人類更容

易崩毀得毫無預兆。 

某一天他的雙眼不再能視物，他想他那雙金綠的無機質的漂亮眼珠應是染上了混濁。換雙新眼即可，他聽

見旁人這麼說著，記住、必須是同樣美麗的綠才行。他無奈地笑了笑，的確，廣受觀眾們歡迎的首席魔術師必

須總是相同的樣子才行。 

接著他卻再也沒迎來過光明。 

他的身體在得到新的雙眼之前以無法預想的速度步向崩毀。魔術師的雙手果斷地躍過了變得遲鈍的階段

在極短時間內失去所有功能，而人類──那些外表與他相同卻擁有真正生命的存在──吝嗇地就連試著維修的

機會也再不願給他。 

曾經處於繁華頂端的精緻人偶最終仍只剩下被棄置於晦暗一角的下場。人們很快地將他遺忘，他知道會

有新的、更加美麗的無機人形取代他的位置。 

梅倫唯一沒有失去的是他的聽力。因此他能聽見馬戲團裡關係較好的路德和布勞兩人偶爾在忙碌之餘跑

來找他，對著他輕聲說的一些不著邊際的、簡單輕鬆的奇聞軼事，在那些暗無天日的日子裡那是他唯一能夠確

切地感覺自己存在的方式。即使他在覺得好笑時，就連嘴角也無法勾起。 



慢慢地布勞來的次數越來越少，他的耳邊常常只剩下路德的聲音。再慢慢地連路德前來的頻率也開始降

低，直到某一天他們不再到訪。 

梅倫曉得這代表馬戲團已經離開這座城市，他終於真正被拋下。 

他是失去存在意義的人偶，沒有人會總是記得他，甚至連路德與布勞也是。「梅倫」的名字會在時間的長河

裡被緩慢地沖刷消磨，直到最後一只碎片也化為塵埃。 

然後他在最終嘗到死亡滋味時才曉得人偶也是會完全凋亡的。 

在逐漸模糊昏暗的意識裡他想起那些他曾經在舞台燈下獲得的一切，人們的掌聲、尖叫、歡笑，他存在的

唯一意義。梅倫猛地不甘起來，他多麼希望自己能以人類的身分降生於世，燃燒生命、含笑而終。 

即使他的雙手會不如人偶靈活，即使他的生命會不及人偶長久，即使他的外貌會隨著時間逐漸蒼老，他頭

一次希望自己能夠身為人類。至少他將不會被棄於垃圾堆中，他會被視為必要的存在而非一只失去了機能就

被乾脆地淘汰換新的人偶道具。 

於是終究懷抱著不甘死去的人偶在靈魂也跟著消亡以前遇上炎之聖女。 

梅倫失去了他的記憶。 

聖女賦予曾經的首席魔術師新的職責，作為她的侍僧，他將有機會獲得重生。當然這一身分會使得他無法

從一開始就為了取回記憶而進行戰鬥，這對梅倫來說卻已經是天大的恩賜。 

身為侍僧他自然對於星幽界了解透徹，即使已經失去絕大部份關於現世的記憶，他仍然曉得在這廣大世

界的某處會有著屬於他的、極為重要的記憶破片。於是他行走於昏暗天空之下，一面替炎之聖女四處奔走著，

一面等待著必然會回到他身上的那些絕對。 

然後聖女的一道命令成為救贖。 

名為梅倫的侍僧自迎接第一名戰士艾伯李斯特以來直到迎接艾妲之後，他終於得以卸下看管暗房與迎接

新進戰士的職責，進而成為戰士的一員。 

此時梅倫已不是仍存於現世時的那個人偶。正確來說即使仍存活於人偶身體中，梅倫卻真真切切地擁有

與人類無異的真實靈魂。在漫長的侍僧生涯中，梅倫慢慢地擁有了自己的個性、習慣、甚至於幾個辨識度極高

的奇妙口頭禪。他有喜有怒，有了向另一個人付出情感的能力。 

於是他走上了他從未想過的道路──他愛上了一名青年。 

那名青年的名字是薩爾卡多，在他成為戰士成員以後緊接著來到星幽界的第一名戰士。薩爾卡多有著一

張年輕的臉，歲月在他身上幾乎看不見痕跡，據本人所說明明已經三十好幾卻仍是二十幾歲的模樣。 



他們之間的開始是一個可稱之為浪漫的、美麗的錯誤。那晚梅倫正在自己曾經居住的房內收拾衣物，為了

更方便地照顧聖女之子，他將從大宅二樓搬至一樓。而此時門猛然地開了，他回頭，初次見到的、擁有一身小

麥色肌膚的好看青年就這麼毫無防備地撞進他的眼底。 

一切便發生了，「一見鍾情」，這明明虛幻卻又真實得令人全身打顫的辭彙。 

他與他急速地接近，青年表面冷漠骨子裡卻溫柔異常的矛盾性子像是毒藥一般令他上癮。薩爾卡多越是

冷淡他越是無法放下，明明活過大把歲月卻初嘗愛情滋味的男性人偶根本不知放棄為何物，他只是純粹地、真

摯地、一昧地向他所愛的青年付出真心。 

所幸其實本性善良的青年最終仍是被他打動。 

在那個寒冷的冬夜裡屬於人類的溫暖體溫終於靠上了他的身子。在此同時甜蜜的疼痛開始蔓延，梅倫記

得那是第一次他在尚未取得半點記憶的青年眼裡看見憂傷。 

  

× 

  

後來他們都開始取回過去。 

炎之聖女將戰士們的記憶一分為五，隨機地散布在星幽界的各個角落。興許是與他的侍僧身分有關，梅倫

的記憶碎片總是比其他戰士更難以取得一些。 

而他與薩爾卡多總藉由那些片段的、難以拼湊的記憶重新認識彼此。關於他們曾經生活過、未來即將返回

的時代，關於他們彼此身處的環境與周圍的人們，隨著那些認知逐漸深入，他總覺得自己握上的那只金屬義手

就會跟著變得更加冰冷。 

「梅倫，我們總有一天會分開的。」 

那是薩爾卡多拿回第二片碎片以後側著臉對他說的第一句話。他看不清青年的表情，那雙深紅色的迷人

眼瞳被瀏海所遮蔽，只有青年優美的唇形在他眼裡特別清晰。 

「我知道。」 

「即使如此你也不在乎嗎？」 

「是的，我不在乎。」 

他們都笑了，梅倫甚至失態地笑到不慎將手裡捧著的貴重木盒摔在地上（幸運的是盒裡的碎片已經物歸

原主）。他趕忙將盒撿起，那卻不妨礙他將它擱置在一旁、而後緩慢而虔誠地吻上青年的唇。 



他曉得的。 

「梅倫」和「薩爾卡多」在現世從來就不是同一個時代的人，論所處時間他們甚至相差甚遠。只有在無視於

現世種種的星幽界他們才有機會相遇相愛，一面相互取暖一面結伴尋找彼此的記憶。 

直到他們其中一人的第五片碎片被尋得。取得最後記憶的戰士會得到復活重回現世的資格，而另一人則

會被留下、孤獨地繼續找尋記憶，他們之間的關係會在那時自然而然地走到終點。那是多麼理所當然的事情，

在曇花一現的愛情後，一切終將歸於寂靜。 

那些美麗而神聖的碎片即是兩人之間關係的倒數計時。 

「你會被我丟下，」吻與吻之間薩爾卡多急急地開口，染上緋紅的臉在梅倫眼裡赫然是個幾近於泫然欲泣

的性感表情，「也許我甚至會忘記你。梅倫，你真不在乎？」 

「只要我還記得，」該死，他想，難得這樣坦白地說著話的青年令他感到別樣的怦然心動。梅倫覺得自己又

更深陷於名為薩爾卡多的泥沼裡，再也無法抽身。心口酸澀得厲害，他感覺自己微張的雙唇正在顫抖，「就算你

忘了又何妨──只要我還記得。」 

他說完又低下頭去吻薩爾卡多，即使他看見青年眼裡的疼痛不減反增。原諒我，他想，在星幽界裡人偶的

心逐漸變得與人類相同，就連自私也一樣。 

於是他們毫無節制地渴求彼此，既然注定失去就不該留下遺憾，梅倫與薩爾卡多都同樣明瞭這個道理。在

那之後青年搬進了侍僧位於大宅一樓的房間，他們不再提及關於分離的話題，在有限的時間內每一毫秒對他

們來說都是彌足珍貴的。 

即使那看來彷若瀕死的掙扎。 

在梅倫終於拾回他的第二片碎片時薩爾卡多已經擁有五分之四的記憶。他們之間的關係進入最終倒數，

在整理自身記憶的同時梅倫想他真是勢必被拋下的那個了。 

他看得出薩爾卡多對於重生是有期待的，抱著莫大遺憾死去而如今即將能夠回歸現世是多麼令人振奮的

一件事。有時候他會在大宅附近的花園裡看見青年畢恭畢敬卻異常愉快地與那名名為蕾格烈芙的少女說話，

而談話內容不外乎是回到現世後必須做的事云云。 

只是青年從未在他面前將這份期盼表露出來，他曉得那是因為薩爾卡多最終仍然難以放下他們之間的那

份情感，即使那最終必然會被拋棄。 

若是薩爾卡多無法拋下呢？梅倫同樣思索過這個問題，而最終他得到的答案理所當然地是他將履行身為

侍僧的義務。就算用盡一切辦法，他也會將青年送往炎之聖女面前。他曉得薩爾卡多留有太多遺憾在現世等著



他去補償，區區愛情不該成為他的絆腳石。 

戰士必須復生。 

而時間在此同時仍無情而快速地流逝著。尋回薩爾卡多的最後一塊碎片已經是指日可待的事，聖女之子

對此似乎也感到興奮異常。每當薩爾卡多又被聖女之子指名一同出外尋找碎片時，梅倫總感到異常寂寞，他曉

得青年每一次的外出都有可能成為他們道別的契機。 

然而那是他怎麼也無法抗拒的命運。 

薩爾卡多終於還是找回了他所有的記憶，蕾格烈芙的忠心部下將先她一步回到現世去。青年並沒有拒絕

復活，只在那之前向聖女之子要求了一天的空檔。 

用以和他，梅倫，道別。 

那一整日他們都沒有交談，鎖上門的安靜室內只有體溫持續地蒸騰而上。梅倫放縱著薩爾卡多做任何他

們從未做過的事，他曉得那是青年在星幽界最後一次的任性，而他將用盡他殘存的、卻異常漫長的一生去記憶

這名青年與這段短暫而美好的時光。 

再隔日青年便無聲無息地走了。 

那個早晨薩爾卡多甚至沒有叫醒他，他只曉得青年似乎是在天亮以前就已經離開。他醒來時青年已經隨

聖女之子前去面對炎之聖女，同行的則是除他以外的另外兩名侍僧──布勞，與路德。 

梅倫對薩爾卡多最後的記憶是青年的溫度，相擁著入眠時青年那暖得熾人的體溫與義手冰涼的觸感兩者

矛盾得令他印象深刻。他記得後來那只金屬手臂會染上他們兩人的體溫，就好像他自身，在查覺到時薩爾卡多

似乎已經成為他生命中無可取代的其中一部份。 

再也無法剝離。 

  

× 

  

等到梅倫找到他的第三枚碎片時，距離薩爾卡多離開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後的事了。 

侍僧要回到現世似乎比他想像中更為困難。能夠找到三枚碎片已經算是幸運，與他擁有同樣身分的路德

與布勞甚至連一枚碎片都還沒尋得。 

而期間薩爾卡多的名字像是毒，深深地埋在他的體內，時不時便會發作。 

在外人眼裡總是溫文爾雅的侍僧在沒人注意的時候又逐漸開始轉變，走過太長時光的靈魂似乎在那場愛



情裡耗盡了精力，而再也不願付出情感。 

越來越多戰士在死去後來到此地，然後曾經並肩戰鬥的人們拾回過往重新復活，如同過客。慢慢地梅倫的

名字在其他人眼裡已經成了距離的代名詞，而他曉得的確是如此。他的眼裡早已容不進其他存在，炎之聖女、

聖女之子、薩爾卡多，如此而已。 

梅倫的時間彷彿停滯在某一瞬間，而後不再推進。 

他曉得的。人偶活過的歲月實在太過漫長，大部分的經歷會隨著時間推移緩緩地被遺落最終消逝，然而卻

仍有少部分的記憶如同他必不可少的零件般死死地印刻在他的靈魂深處。 

比如說他仍身為首席魔術師時的那些光芒和炎之聖女給予他的恩賜，而薩爾卡多的存在亦然。那將會是

他花費所有存在於世的時間也無法遺忘的部分，若是強制剝離甚至有可能使他因此而永久毀壞，他將永遠地

懷抱著那些盤旋不去的感情留存於世。 

不曾老去的侍僧又在星幽界滯留了好長一段時間。等到他終於尋得最後一塊碎片時，他初初成為戰士一

員時曾與他一同出戰的同伴都已經離去許久。 

梅倫將貯存於碎片中的記憶收歸所有後走出房間，在他面前竟只剩下聖女之子與路德、布勞三人（正確來

說是兩人一人偶）在等待著他。驀地難以言明的寂寞排山倒海而來，那一瞬間他忽然覺得有些暈眩，似乎有很

多事情在他沒有留意時悄悄地、緩緩地由他的生命中退場。 

記憶還停留在「死去」前一刻、與薩爾卡多離去前的那一個夜晚，然後如今他站在宅邸裡與過往相同的那

扇門前，他生命中最燦爛而充滿希望的日子卻已然過去。 

沒有人在。 

即使他偶爾仍能從炎之聖女那聽得某些已復活戰士的近況，他們已經離開的事實都不會改變。偶然間在

這凌駕於現世的世界裡交會的生命又再度錯開。 

梅倫是，薩爾卡多也是。 

聖女之子正對著他笑，以軟軟的童音告訴他該去面見炎之聖女了。少女人偶那冰冷而小巧的手掌一如既

往地牽上他的手然後被他緊握，他看著她，然後緩慢地踏出步伐。 

他將再也見不到她。 

不可否認梅倫畢竟漫長的侍僧生涯中，無論對誰都無可避免地多多少少產生了一些感情。那些情感在他

仍停留在星幽界時，或許是因為仍有媒介懷念而並不明顯，然而當他真正要離開此處時曾經極不顯眼的一切

便被無限地放大，化為無盡唏噓。 



而這一次他甚至連能要求一天空檔道別的對象都沒有。在他即將離去之際，另一個他卻已然回到那個曾

經留有遺憾的世界去。 

梅倫毅然決然地走向炎之聖女。 

無數次陪同其他戰士前來拜訪的處所這一次在他眼裡顯得寂寥異常，就連周圍燃燒的火焰也如同風中殘

燭般忽明忽暗。他曉得那只是他的錯覺，可他仍無法阻止自己在走進大殿以前停下腳步，緩慢地、虔誠地、深

深地將眼前的一切收進記憶之中。 

眼底驀地浮現那名青年的樣子。年輕而好看的臉總是擺著一張冰冷表情，偶爾染上一層紅暈時卻變得說

不出的迷人。他想起青年在他們初次見面時是以怎樣的聲調說自己的名字是薩爾卡多。 

還能再見面嗎，我親愛的薩爾卡多？ 

梅倫閉上眼，再睜開時眼裡已是一片清明。他舉步往大殿的深處走去，在那兒他侍奉了太久太久的骷髏聖

女正等待著她，然後他與她告別。 

『梅倫，你走吧。』 

女性的聲音在偌大的廳堂裡迴盪，梅倫想他彷彿聽見炎之聖女話語裡的惆悵。真是如此麼？他不曉得，那

位大人是不該擁有過多情緒的，那也許只是他的錯覺。只是梅倫不願再猜測，他寧可就這麼相信炎之聖女是不

可能捨不得他的，否則一個衝動他說不定會決意留下而非回去現世。 

炎之聖女甚至沒讓梅倫與她戰鬥就放他離開。她似乎也曉得梅倫的思緒，在他向她行禮接著轉身離開前

才驀地出聲讓他停步。 

『你將獲得比其他人偶更加漫長的時間，與同等於人類的地位。』她說。驀地梅倫回過頭滿是驚訝地望向

她，對這名人偶來說這句話是他從未預料過的大禮，那將大大地逆轉他曾經遭遇過的不幸，『即使你仍會再度

面對毀壞，但你不會再留下遺憾，梅倫。』 

曾經的侍僧又再度朝她彎身行禮。這一次是充滿感激的鞠躬，接著他舉步真正離開大殿。 

他忽然又想起薩爾卡多，那名在現世時間與他相差太多的青年。他想起青年曾啞著嗓子問他該如何面對

分離，而他那時仍能清楚地告訴對方他不在乎。 

接著時間在沒有彼此陪伴的情況下緩慢地流逝，終究那份情感被磨去了稜角，可梅倫仍無法遺忘。他生命

中的某些必然已經發生，而他比起將感情冰藏，更情願為它再付出更多。更加漫長的時間，梅倫一面行走著一

面思考，或許、他真能因此而再次見到那個他。 

屆時薩爾卡多記得也好，將他遺忘也罷，梅倫想他只願能遠遠地看青年一眼。為此他甘願再次行走於世，



站在鎂光燈前舞台燈下，仔仔細細地尋找那張隱藏在黑暗之中的臉。 

在他未來十分漫長、卻依然有限的那段時光裡。 

  

× 

  

梅倫是一名魔術師──正確來說，是一名人偶魔術師。 

沒有人曉得為何他會在被馬戲團因毀壞而拋棄後重新出現，甚至擁有更加精湛的動作。即使懷抱著如此

疑問，他的回歸對於大部分觀眾來說仍是一則喜訊。 

他們開始稱他為奇蹟的魔術師。各式各樣新穎而特殊的魔術從人偶的手裡綻放如同奇蹟，觀眾想過的沒

想過的無論如何那名魔術師總是辦得到，甚至於梅倫本身就是一種奇蹟。沒有人、也沒有人偶能夠勝過他，在

魔術領域所有的燈光都是為他而亮。 

直到某一天梅倫突然不再表演。 

那個時候他在魔術師中已經奠定無法動搖的地位，總是掛著溫雅微笑的男人面對人們驚訝的疑問只是輕

輕地笑了笑，告訴他們他將去尋找比起魔術更加重要的事物。 

「有個人，我必須去見他。」 

他笑著說道，那一瞬間眼底閃過了太多情緒讓人們來不及解讀，最終只餘下極淡的思念在男人英挺的臉

上久久徘徊不去。然後梅倫眨了眨眼，他彷彿在眼前的茫茫人海裡看見薩爾卡多，那個曾與他一同點燃並綻出

綺麗花火的青年。 

他開始行走於街頭。 

事實上並沒有放下魔術的男人在現世的各個角落為各式各樣的人們表演魔術，梅倫的名字依然無比璀璨

地揚名於世。除了梅倫自己，沒有人曉得他放棄身上光芒四處旅行的原因，而人類同樣在猜測之餘極為快速而

自然地接受了他的選擇。 

隱隱約約地梅倫已經有些預感。 

他從未遺忘那些他在星幽界度過的時光，炎之聖女、聖女之子、戰士們與他的同事們，還有薩爾卡多。在

他重回現世前炎之聖女給予他的「比其他人偶更為漫長的時間」似乎已經快要走到極限，然而距離那名青年降

生於世仍有一段時間。他只能不斷等待，不斷祈求。 

對於重生以前的生命，梅倫曉得他已經了無遺憾，只是仍然霸佔記憶一角的某些時光令他無法瀟灑地將



整個世界拋棄。他仍有某些執著，那些已然沒人能懂的執著。 

自重生以來他遇見了太多故人。只是身為人類的路德與布勞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經不抱遺憾地逝去，

在那之後的漫長時光裡他開始習慣獨自坐在深夜的燭火前暗自懷念，他的銀髮友人、那名鬼靈精怪的小小少

年，那些他曾並肩作戰過又兩度先他一步離去的戰士們。 

他看過他們真正死去時的微笑。那是真正死而無憾的表情，已經經歷過一次死亡的戰士們在生命之火終

究熄滅的一瞬間露出的滿足面容總令他欽羨不已。 

梅倫是寂寞的，在那些被拋下的瞬間他總想起薩爾卡多。過往的友人一一逝去，然而他在星幽界結識的戀

人甚至還未真正出生。他必須等待，等薩爾卡多成為確切的存在、等青年第一次面對死亡、等青年重生開啟第

二段不留遺憾的人生。 

他感激炎之聖女，卻又不得不喟嘆她那有些多餘的恩賜。然後他又走過好些年頭。 

接著是一年年末，異常寒冷的冬季夜裡大雪毫無預兆地降了下來，梅倫在杳無人煙的小巷裡走著，過低的

氣溫令他總是靈活的手指變得有些僵硬。古老的人偶有些無奈地勾起笑容，這一年他又來到了導都，可他的軀

體似乎不願再支撐他度過這漫長冬季。 

雪花落在他的大衣上令他看來格外滄桑，梅倫加快腳步通過長巷，接著推開某幢建築物的後門進入室

內。迎接他的仍是一片黑暗，比起外頭卻已經溫暖得多。 

男人褪下厚重大衣，輕車熟路地摸黑走進房屋深處的某間房裡，而後他點燃燭台，昏黃的光暈柔柔地將房

內照得微亮。梅倫仍然笑著，就如同很久很久以前他曾在星幽界那幢大宅裡所做的一樣，他輕巧地將燭燈放置

於桌前、而後攤開一紙泛黃棉紙。 

他提筆、沾墨、下筆，黝黑的墨汁在紙張上緩慢地渲染開來，而他毫不在乎，一行漂亮而流暢的花體字就

這麼在老舊紙張上逐漸成形。 

『致我親愛的薩爾卡多──』 

他想起在某段遙遠的時光裡他也曾這麼在桌前寫過字。那時是替聖女之子記錄他們每日擊倒的魔獸種類

與獲得的金屬幣數量，偶爾還會有不曉得屬於哪位戰士的記憶碎片。那曾是他每日的例行工作，直到後來他與

那名青年相愛，這份工作便理所當然地被愛寫字的青年搶走。 

冰冷感覺開始由腳底緩慢地向上蔓延。梅倫加快了寫字的速度，他能感覺自己的雙腿已經開始失去行動

能力，他必須在他連書寫能力都喪失以前將最後的話語留於現世。 

薩爾卡多，他寫道，親愛的薩爾卡多。 



時至今日他是多麼感激上一次死亡時給予他機會的炎之聖女，使他得以重生甚至與那名青年相識。如今

即使他已失去再次與薩爾卡多相見的機會，他仍對此充滿感謝。在他生命的最後究竟能否見到彼此已不再重

要。梅倫感覺自己嘴邊噙著的笑越發僵硬，他卻不感到憂傷或者後悔，他仍在試圖維持笑容。 

他一直在等著。 

曾失去一切的人偶竟有機會能為另一個人類苦苦守候，那對他來說已經是十分幸福的一件事。梅倫感覺

寒冷終於開始侵蝕他的雙手，他極為緩慢地簽下自己的名字，梅、倫，然後將紙張對折、再對折，最後將信與沾

水筆平整地放在桌面。他無比滿意地垂下雙手。 

我──親──愛──的──薩──爾──卡──多── 

他唸起了青年的名字。 

低沉的聲音在昏暗的室內迴盪，人偶此刻已經與人類無異，那一聲聲由雙唇間流溢而出的名字彷彿傾盡

了他異常漫長的、一生的思念。寒冷的風由窗戶縫隙吹進室內，那溫度彷彿將房裡的剎那給凍結成冰，一切在

那一瞬間停滯。 

梅倫閉上了眼，不再睜開。 

像是睡著了一樣。 

  

  

Fin. 

 


